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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口三年
“普通霸总”轻松月入3万元

2023年到2025年，是短剧演员的黄金
时期。

三年前，健身教练陈单误打误撞闯进短
剧行业，凭着一副挺拔身形和一张“总裁
脸”，他很快从群演升到男主，专演“霸道总
裁”“集团老总”。

“我在短剧行业起步特别顺。”陈单
说，高峰期他一个月能拍25天以上的戏，
日薪稳定在1200元到1500元，遇上广告代
言还能更高。算下来，月收入轻轻松松破
两万元。

演了200多部短剧的成都演员何林潇，
是这个时期的亲历者和受益者。作为普通
配角群体中的典型代表，他的日薪稳定在
1500元到2000元，每个月拍20到25天，月入
3万元稀松平常。那时候剧组遍布全国，武
汉、长春、广州……买张机票就飞，档期排得
满满当当。

70岁的王金凯也赶上了这波红利。满
头银发、身形挺拔的他，天生就是“爷爷专业
户”。虽然年纪大了接不了太多戏，但他最

高拿过约1000元日薪。
演员挑戏挑不过来，人人都觉得自己踩

中了时代的风口。 封面新闻2025年4月的
报道《在成都拍短剧能挣多少？从业人员：
日薪最高可上万，这个年龄演员最缺》，也印
证了短剧从业人员不愁工作。

“那时候真的觉得，这行能干一辈子。”
陈单说。

片酬狂跌
“这不是腰斩，是膝盖斩”

没人想到，“花期”会这么短。转折发生
在今年春节后。3月份AI短剧全面铺开，资
方纷纷把钱从实拍转向AI制作。

“都不叫腰斩了，叫膝盖斩。”何林潇一
句话戳中行业痛处。他算了一笔账：和去年
相比，月收入下降了75%。日薪从1500元至
2000元跌到500元至800元，月收入从3万元
直接跌到不足1万元。

跌落是全方位的。竞争变得白热化。
一个角色放出来，很多人抢。

陈单给记者现场展示了一条通告群的
信息：一条“40岁左右混混头目”的短剧演员
招募，价格标注“价低”。在行话里，这意味
着一整天可能只给200元。而且，还附带了
硬性要求：试戏。

“这么小一个角色，以前三四百元，现在
不仅要压价，还要求试戏。”陈单又举了另一
个例子：一部科幻题材电视剧，档次比短剧
高，正在招募“特约演员”，有镜头、有台词的
角色。通告里写着“小特价”，这是行业潜台
词，意味着原价800元起步的角色，现在只给
300元。

“你想象一下，一部电视剧的特约，有镜
头有台词，才给300元。而且你不来，多的是
人来。”陈单苦笑着摇摇头。

王金凯的感受更直接。“如果过去是100
元的话，现在就成几块钱了。”老人用朴素的
比喻形容落差。

外地戏几乎消失了。何林潇以前全国
跑组，今年基本只留在成都，外地剧组不再
招外地演员，成本压缩到了极致。

“你根本反应不过来，行业就变天了。”
陈单说。

主动“卖脸”
一张脸500元起挂牌上线

戏没了，但路还得走。短剧演员们走上
了截然不同的三条路。

陈单选择了一条全新的线上发展路
径。在线下接戏的同时，他也是一家AI数字
人肖像权平台的从业者，从“卖脸的人”变成
了“帮人卖脸的人”。

在成都的AI数字人采集室里，演员只
需要花10分钟，就可以完成面部采集，生成
数字人形象。“不需要演技，不需要作品，只
要你的形象符合客户的人设需求，就能被
选中。”陈单说，这是AI时代的肖像权变
现。两条腿走路，线上的数字人生意并不
影响他线下接戏。

他们的价格很直白：500元起步，根据形
象条件和市场需求往上浮动。素人也能来，
农民、大爷大妈、普通上班族，只要脸符合人
设就有机会。

何林潇是坚定的“拥抱派”，但他的选择
经过了冷静思考。

“很多人以为是把脸卖断了，其实不
是。”他解释，授权是项目制的，按单部作品、
单个角色、限定时长来签，和传统接戏逻辑
一模一样，只是演戏的从“肉身”变成了“数
字分身”。

70岁的王金凯则选择了另一条路——
坚决不干，逐步退出。

“我不去。”老人说得斩钉截铁。风险是
他最大的顾虑：肖像权会不会被滥用？脸会
不会被拿去做违法的事？这些问题想不清
楚，他宁可不碰。哪怕以后安全级别提高，
他也不打算改变主意——“我岁数大了，想
安安稳稳过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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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脸值多少钱？
在成都一家AI数

字人采集室里，答案是：
500元起步，上不封顶。

7月15日，在成都的
一栋写字楼里，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见到了
短剧演员陈单。以前，他
是短剧里的“霸道总裁专
业户”；现在，他帮同行们
把脸“挂”上线，等着买家
挑选放入购物车。

“我的月收入跌去
75%，很多短剧演员生存
都很难。”另一名短剧演
员何林潇告诉记者，今年
春节后，AI虚拟人短剧一
夜之间席卷市场。短剧
演员这个曾经的“风口职
业”，正在AI的浪潮里经
历一场剧烈的分化。有
人挂牌“卖脸”，有人坚
决退场，有人黯然转行。

“卖脸增收”
暗藏风险

四川分忧律师事务所主任王仁根
律师指出，数字人作为新兴行业，短剧
演员入驻数字人平台看似“卖脸增收”，
实则暗藏风险。尽管平台强调项目制、
可筛选品类，但AI生成内容的可控性远
比想象中弱。制作方买走数字形象后，
用来演什么剧情、说什么台词、剪成什
么版本，演员很难全程监督。

现在抖音上大量“纯假人”短剧，
用算法生成不存在的虚拟面孔，规避
了真人肖像权问题。大量无序生产的
内容靠关键词“捏脸”，一不小心就“撞
脸”现实中的人，这种侵权，维权难度
极大。

北京互联网法院宣判的典型案例
已认定，擅自用AI创设他人虚拟形象
构成人格权侵害。人脸属《个人信息
保护法》第28条规定的敏感生物识别
信息，须取得个人单独同意，“一键同
意”用户协议效力存疑。

王仁根律师提示：“卖脸增收”须
签专项书面许可，严格限定期限、场
景、渠道，明确到期数据销毁，拒签永
久授权；留存采集告知、合同、收益记
录；发现超范围使用或泄露，可起诉，
并向网信、公安部门举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秋
凤 实习生邹天昳 受访者供图

担心“脸”的演技
会超过本人

记者：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数字分
身出现在屏幕上，是什么感觉？

陈单：当时人直接懵了。就朋友
给我扫了1分钟的脸，10分钟不到生成
了一条12秒的短视频，里面的人还原
了90%的我，连说话声音都一模一
样。那天我才意识到，演员这个行业
真的要变天了。

记者：面对AI的冲击，现在短剧演
员群体整体是什么心态？

何林潇：说实话，很多人是有情绪
的，对AI是抵触的。我们当然不希望
变成这样，但是没办法，阻挡不了。

不过换个角度想，相比一些被AI直接
替代的工种，我们至少还有脸能“卖”，
还能有个退路，其实已经算幸运的了。

记者：身边有没有同行已经转行
了？都转去做什么？

何林潇：很多人被迫转行。我有朋
友去当老师了，有人回去干老本行了。
真正还在硬撑的，要么是还抱有希望，要
么是确实不知道除了演戏还能干什么。

记者：你是否担心“你的脸”的演
技会超过你本人？

何林潇：我觉得是很有可能的。
AI学习能力太强了。导演说要个梁朝
伟式的深邃眼神，它能快速分析海量
影像数据，把细节复现出来，速度和精
度都可能超过真人模仿。更严峻的
是，普通人只要授权脸部，就能低成本
生成专业级表演，演员原有的“会演
戏”的优势被稀释了。

记者：你觉得真人短剧演员这个
职业，最后会彻底消失吗？

何林潇：不会彻底消失，但会变成
小众。就像电子表普及了，机械表也
还在，但它不再是刚需了，变成一种情
怀、一种高端消费品。

短剧演员陈单（左）擅长演“霸总”。

陈单进行数字人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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